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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黄易监

督拓碑的场面。内行的监督，在

拓碑中是极为重要的， 比如拓

工无法因偷懒而漏拓碑额 、碑

侧，椎拓时也不能过于马虎。

重建武梁祠与影响

知识阶层视觉趣味

的访碑图

文 汇 报 ： 为 什 么 是 黄

易———他并非一流学者， 没有

功名———始终处于乾嘉金石学

群体的舆论中心呢？

薛龙春：确实，黄易的每一

次发现与购藏， 都能迅速在学

界产生影响，原因很简单，他乐

于与人分享。像《唐拓武梁祠画

像》， 由江春与汪楍收藏时，外

界很少能够看到， 翁方纲托江

德量向汪氏商借而无果， 而黄

易不仅乐意让人看，让人题跋，

还制作了复制品，分赠友人。

黄易是一个很有规划的

人，他的格局与视野远超同侪。

在这本书中， 我试图透过黄易

及其朋友圈来观察拓本的信息

流动、 征集动员的对象以及黄

易如何回报拓碑等各种社会因

素及其运作方式。 比如黄易有

专门的访碑人， 也有中间人为

他寻访旧拓并促成购买， 江宁

龚琛旧藏 《王稚子二阙 》，王澍

旧藏 《泰山石刻 》，都是由严长

明居中购得的。 王淳甚至曾帮

助物色泰安聂剑光的旧藏，100

两银子可得汉碑二十余种 ，但

后来黄易似乎接盘， 也许当时

他的经济出了问题。 在征集动

员方面， 地方官的作用不可小

视，在黄易的笔下，碑刻常常以

一省的规模出现 ，如 “直隶碑 ”

“东鲁之碑”“中州金石 ”“蜀中

金石”“广东之碑”“南碑”等，这

些碑刻大多数是由地方官为他

组织椎拓的。 如沔县知县李衍

孙为黄易拓汉中、成县各石刻，

已经办全之后，黄易再以《西狭

颂》《五瑞图》《唐公房碑》 并碑

阴、《郙阁颂》等相托，并说：“想

汉中一带摩崖古刻不少， 以二

兄博雅， 必有新得之古刻出人

意想之外者，尤所急望，未知何

时赐我， 以饱其馋眼， 盼望之

至。 ”数年之后，他还委托泺源

书院的沈可培向丁忧的李衍孙

追问栈道之碑。 黄易两次重要

的访碑，嵩洛与岱麓，如果你仔

细读他的日记， 一路上也获得

大量地方官的帮助。

这些人为什么要帮黄易的

忙？ 因为黄易有足够的资源回

报他们。济宁是运河的要冲，一

些友人（或友人的友人）经过济

宁时，黄易总是悉心招待，并处

理放行文件、 雇车雇船乃至护

送出境等事宜。 济宁也富有碑

刻， 黄易椎拓了大量的 《武梁

祠》《范式碑》 等地产碑刻的副

本，用于与他人交换。在友人的

通信中，至少 25 人曾直接向黄

易索要过 《武梁祠碑刻及画

像 》，王昶 、钱大昕等人更是随

着画像的不断发现，一索再索。

此外，黄易精善书画印，为友人

所歆慕， 如苏州印鸿纬为觅南

碑， 并亲往无锡惠山为拓李阳

冰 “听松 ”二篆字 ，因求黄易笔

墨：“纬于先生笔精墨妙向往多

年，今不揣唐突，敬将素册一本

奉上，祈于公事之暇，杂书篆隶

真行满之，留为印氏子孙之宝，

幸甚幸甚。 ”黄易为他所作的册

页保存了下来，虽然未能满册，

但篆、 隶、 楷书及画作一应俱

全，这无疑是印氏拓碑的动力。

游幕山左的吴友松则在写给黄

易的信中说：“友松爱先生之画

与印章， 犹乎先生之爱金石文

字， 先生能以一画一印以副友

松之望乎？ ”他眼中的黄易书画

印， 与黄易眼中的金石文字具

有等同的意义 ，都是 “古 ”的象

征。 黄易在 30 年中集聚 5000

件拓本，正是他拥有地利、拥有

更多交换资源的结果。

文汇报：他似乎也很善宣传。

薛龙春： 这是他的另一过

人之处。 他运用翻刻、题跋、出

版等方式不断扩大他的收藏的

影响 ，同时也通过题名 、移碑 、

重建以及绘制大量访碑图的方

式， 不断强化他与碑及其物质

环境的关系。其中最著名的，是

《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的出版与

武梁祠的重建，《小蓬莱阁金石

文字》 原先的规模可能远远超

过 11 碑， 但 1800 年以后黄易

罹患半身不遂， 健康状况急转

直下，并于两年后去世，这一工

作未能继续下去 。 而 1787?

1794 年间重建武梁祠，他通过

众筹的方式将大批官员、学者、

地方贤达、金石收藏家、爱好者

都裹挟其中， 此举极大地拓展

了武梁祠的知名度， 身在江南

的吴骞甚至将之比况为象征三

代的《石鼓文》。

黄易有名的访碑图题材的

绘画 ，则涉及从访碑 、探碑 ，到

洗碑 、拓碑 ，再到赏碑 、题碑的

各个环节 。 在我看来 ，1796?

1797 年连续的嵩洛访碑与岱

麓访碑， 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

的成果， 但两次访碑四十八图

的描绘与传播， 极大地塑造了

黄易“访碑使”的公众形象。 更

进一步说， 这些画作也并非完

全写实，很多地方他并未去过，

如同翁方纲在黄易为掖县令汤

惟镜所作《云峰拓碑图》的题诗

所说的那样 ： “秋盦写剔云峰

石，恐是秋盦自写真。磨墨自营

千载上，拓碑人即画图人。 ”翁

方纲代黄易宣告了这类绘画蕴

含的机理妙趣。 黄易的访碑图

不仅辗转南北 ，在北京 、杭州 、

苏州这样的都市友人中观摩题

跋， 这些题跋甚至还曾被出版

成专书。黄易发展出的访碑图，

是乾嘉时期最具金石学特点的

艺术形式， 对知识阶层的视觉

趣味颇有影响。乃至 100 年后，

吴大澂“每见小松司马画册、画

卷，必手摹一本藏之”。

金石学共同体需要

紧 密 合 作 ， 很 像

1980 年代的集邮圈

文汇报： 能否为我们题解

一下 “古欢 ”和 “时尚 ”，这两个

词在一起看上去挺有趣的？

薛龙春： 古欢一词出自汉

诗中的 “良人惟古欢 ”，就是往

日欢愉的意思，也指旧友，国图

藏《黄小松友朋书札》13 册，每

册的封面都有黄易手书 “古欢

XX 册”的字样 ，在我刚接触黄

易信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

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两个字。 古

欢也有尚友古人的意思， 王士

禛的 《古欢录 》，所录都是古代

贤达。在黄易及其周边，“古欢”

这个词的使用非常频繁， 如黄

易《致潘应椿 》说 ：“金石古欢 ，

世有几人，能不神依左右耶？ ”

潘应椿《致黄易》也说：“……获

观手简，……益追古欢，想金石

之储充溢清閟，引领东望，曷任

神驰。 ”魏成宪在写给黄易的信

中也有“寄怀翰墨，怅无良友共

订古欢”的惆怅。在金石学特殊

的语境中， 我觉得古欢更反映

一种与古为徒、 与友人交换关

于“古”的知识的乐趣。 我觉得

这个词用做书名，非常恰当，因

为这本书对于这种乐趣， 投注

了很多关切。

时尚一词的使用， 并不始

于此际， 但潘有为在致札黄易

时， 因拓片抢手， 故明确谈到

“可知金石亦时尚也”。这说明，

金石拓片的知识是乾嘉文人所

必备的， 否则如同没有掌握与

他人交流的密码， 不仅无法参

与学问的切磋、知识的交流，也

无法加入到流行的话题之中 。

在 18 世纪后期，即便不研究这

些学问， 拓片也是人所愿得的

风雅礼物。 “古欢”与“时尚”看

似矛盾， 却是乾嘉金石学得以

成长的真实环境。

文汇报： 所以这是一本讨

论“环境”的著作？

薛龙春：《古欢》 就是一本

研究乾嘉金石学外在环境及其

生态的书， 我并未过多讨论黄

易的学术贡献， 我更关心的是

他所扮演的角色、 他的自我塑

造， 以及一个事实存在的金石

学共同体在乾嘉时期是如何运

作的。比如，通过哪些渠道可以

快速掌握金石信息？ 所谓精拓

本有哪些要求？人们如何征集？

有哪些资源可以用于动员？ 拓

片如何在知识圈流通？ 共同体

中不同身份的人各有怎样的贡

献， 又有怎样的所得？ 诸如此

类。 我们不能认为一堆金石拓

片储备在那里， 等着乾嘉学者

们来研究， 毕竟不是敦煌藏经

洞。 作为乾嘉考证学的支撑学

科，金石学有自己成长的过程，

从 17 世纪 20 年代算起， 到乾

嘉时期的勃兴也已经经历了

100 多年。 金石学有它非常独

特的一些特点。

文汇报： 您在最后一章还

谈到 “纸上聚会 ”，也就是异地

异时的学术聚会。

薛龙春： 从黄易个案我们

不难发现 ，乾嘉时期玩金石的

邗

访谈录

翁方纲《致黄易》，故宫博物院藏

黄易藏宋拓 《熹平石经残字》及

友人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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